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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谷浩介藻谷浩介藻谷浩介藻谷浩介((((日本日本日本日本综综综综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员员员员) vs) vs) vs) vs 平井伸治平井伸治平井伸治平井伸治((((鸟鸟鸟鸟取取取取县县县县知事知事知事知事))))    
 

““““不平凡的乡村不平凡的乡村不平凡的乡村不平凡的乡村””””鸟取鸟取鸟取鸟取     藻谷藻谷藻谷藻谷浩介浩介浩介浩介    我有幸拜读了知事所著的《即使规模小也能取胜》（只有日本版）一书，这本书与池井户润先生所著的《下町火箭》有异曲同工之妙呢。讲的是生长在东京的青年来到鸟取——总的来说，就是从大型企业辞职后跳槽到中坚企业工作，成为经理，一边奋斗一边实现自我的故事。  平井平井平井平井伸治伸治伸治伸治  非常感谢。我也希望能够在鸟取县实行藻谷先生提出的“里山资本主义”，也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参加座谈会，还对职工提供指导，让我们受益匪浅。就我个人的理解，藻谷先生想表达的是，里山有着城市所没有的东西，比如：水、食物或者能源。这里才有着真正的宝物，有着一种不属于货币经济的新兴经济。而且，直至今日，鸟取县以自己的方式不断摸索使其成功的方法。  

 

对谈：日本人口数量最少的鸟取县的挑战  
民主主义要有一个适当的规模  

鸟鸟鸟鸟取取取取县县县县的大山的大山的大山的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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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山隐岐国立公园的另一个人气景点是大山（海拔 1729 米）。     藻谷藻谷藻谷藻谷  鸟取县的信息收集能力非常强，以前就先于全国其他地区进行了各种的尝试。在生态旅游领域，鸟取县的大山就属于日本最先驱地区之一。让人们到里山来旅游这一尝试，也是智头町在日本开创的先河。而且，鸟取县有个公立环境大学吧。在里山建立一所环境大学，让全国对环境问题感兴趣的学生们都聚集于此，这一做法实在值得赞赏。  平井平井平井平井        我觉得藻谷先生曾预言过的事情，都在一件一件慢慢地实现呢。人们的想法已经出现了很大程度的转变，不再拘泥于货币经济，或者大树底下好乘凉式的以城市为中心的观点。    我想在大放异彩的鸟取县的刺激下，会使日本掀起新一轮风波吧。  藻谷藻谷藻谷藻谷  因为我也曾多次来到鸟取，拜读了这本书之后大部分内容都十分认同，但其实，日本人并不了解鸟取吧。只觉得是个平凡的乡村。  平井平井平井平井  鸟取是个“不平凡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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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藻谷藻谷藻谷藻谷        原来如此。（笑）  平井平井平井平井  一直以来日本的乡村给人的印象都是小而舒适。也一直存在着“太小了放弃吧”“不是城市发展不起来”等言论。我想将这样的价值观逆转过来。其实“里山”、“里海”到处都是资源。其中有一位最近刚移居到鸟取县的人，因为想冲浪，就开始从事林业工作。据说，夏天就在鸟取一边从事林业工作一边冲浪。冬天就利用休假，到南半球冲浪。这跟在城市倒卖、运作股票挣钱的人的想法是完全相悖的。  藻谷藻谷藻谷藻谷  在日本经常听到“美国是货币核心主义”这样的言论，但美国其实也有很多人和地区并非如此。我去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我问道：“老师去哪儿了？”对方回答说：“在那边冲浪，你稍等一下。”所以，大部分美国人其实都非常乐于亲近家乡的自然。大概也只有纽约的南端才像东京一样。  平井平井平井平井  我认为日本的社会结构有一些扭曲。一直工作到退休的老年人有很多积蓄。但是他们并不使用，而是将其作为遗产进行继承。有人说，社会保障结构有必要进行改革，然而事实上，我们更应该考虑如何合理运用手里的钱，权衡是工作攒钱，还是花时间让自己享受幸福，我觉得只要这样重新审视自己，就能够创造出更平衡的幸福生活。我估计圣地亚哥人早就开始这么做了。那么，要问东京人能否效仿之，只能说难。于是乎，地方受到了重新审视。  藻谷藻谷藻谷藻谷  关键在于平衡。但是，想法极端的人也不计其数。比如，有人一上来就说“乡村没有工作岗位”。但是我就有工作，而且我还觉得人手不足呢。  平井平井平井平井    就业空间其实已经有了很大的拓展，而且鸟取县内的有效求人倍率已经超过了 1.4。  藻谷藻谷藻谷藻谷    这可真是缺人缺得不得了啊。  平井平井平井平井  以前只有大约 0.7，现在都翻倍了。正式职工的招聘率也超过了历史最高的 0.8。如果想成为大富翁人们就会想到去东京发展，但是如果想钱够用，同时能收获巨大的幸福，那就可以选择去地方。实际上，趋势正在发生转变。比如，根据内阁府的调查，“想移居农山渔村”的城市居民，在 10 年前仅有大约两成，而现在已经有超过 3 成的城市居民想移居了。人数确确实实在增加。在我当上县知事的时候，有人曾说即使你呼吁人们移居或定居乡村，肯定也只有老年人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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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谷藻谷藻谷藻谷  您书中所写的那一部分内容真是让我茅塞顿开。您说“当时的县厅职员是认定了只有老年人才会从城市搬来鸟取吧！”  平井平井平井平井  是的。有人曾武断地说，老年人搬来这里就会增加财政负担，不应该鼓励移居。可后来一看，移居的主力军却是 2、30 岁的人。其实光看我自己的孩子就能够明白，他们这一代人追求的不是辛勤工作。相反，比起与人竞争，他们更希望“活出真我”。而且，他们也在寻找更有助于孩子成长的环境。地方的环境还是更有助于孩子成长的呢。  
日本的好就体现在地方日本的好就体现在地方日本的好就体现在地方日本的好就体现在地方        藻谷藻谷藻谷藻谷        您出生于东京神田，比我年长，也一直走在精英道路上，您都这么说，那是非常具有意义的。我的一个孩子正在地方的大学读书，而我也正在考虑要不要让另一个孩子也去地方。我的理由是，考试和工作的竞争压力不仅无法带给孩子幸福，而且也没有最终的胜者。大部分人的结局都是在中途接到外派通知。留到最后成为社长的人也根本不幸福。也就是说，离开家乡来到城市，在日本的大型组织中取得最终的胜利是很了不起的，这是所有人的梦想吧。但是即便胜利了在国际上也行不通，而且离职后也只是个没有工作的平凡人。  平井平井平井平井  我之前觉得这样就挺好的。但是，现在中国和新加坡等国家的社会竞争日益激烈，我想我充分理解生活在这样国家的人来日本旅游的原因。因为日本有着他们自己国家正在失去的东西。那就是对地方的重视。  藻谷藻谷藻谷藻谷  尽管日本经济发达，但却并未使地方环境遭到完全破坏。相反地，鸟取县还率先完成了将废弃部门转变为赢利部门的壮举。这正是所谓的“笨鸟先飞”。鸟取不是平凡的乡村。乡村也各有发展，但是很少有能比鸟取县更快一步着手开展第一产业的品牌化，（第一产业涉及到加工、销售产业），甚至发展到第六产业的县。  回到刚才谈到的孩子成长环境的话题。建立机制，扶持没有校舍或没有固定安排的育儿机构“森林幼儿园”这一点也非常伟大。虽然“森林幼儿园”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增加，但是被行政机构要求“到底是幼儿园还是托儿所，定位要明确”的机构数量占压倒性比例。然后，就被要求“修建校舍”。然而，鸟取县却承认了其既不是幼儿园也不是托儿所的定位，并一视同仁地给予支持。地方在纠正日本中央政府的领导方针。  实际上，在其他某一个县，有一位母亲自办了“森林幼儿园”，却被町当局强行定位为“幼儿园”，而不得不修建校舍。因为她没有钱，我也在打算给她捐款。如果能够去了解实际情况，知道即使没有校舍也毫无影响，并像鸟取那样应对，那就皆大欢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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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井平井平井平井  但是不同的县做法各异……。和鸟取大学一同，鸟取县也在对“森林幼儿园”的孩子们进行效果检验。结果表明，孩子们的协调性、体能和智力均得到了有效提高。预计今后也会在升上小学后对孩子们进行跟踪调查。  
松叶蟹的品牌化松叶蟹的品牌化松叶蟹的品牌化松叶蟹的品牌化    

    藻谷藻谷藻谷藻谷  接下来想聊聊关于渔业的话题。因为“松叶蟹”非常有名，所以我以为价格会跟越前蟹一样贵，但好像并非如此呢。 平井平井平井平井    松叶蟹这种叫法只流行到山阴地区为止。同样是盲珠雪怪蟹，但在京都被称为间人蟹，而在福井则被称为越前蟹。鸟取松叶蟹的价格只有越前蟹的一半左右。诚然，福井的螃蟹也非常美味，但同样是螃蟹，为什么价格却相差甚远……。  藻谷藻谷藻谷藻谷  因为卖法不同。  平井平井平井平井  总的来说，我觉得山阴以前不太会做生意。于是，我首先将鸟取县“改名”为“蟹取县”。然后将在鸟取县捕获的松叶蟹中最上等的螃蟹取名为“五辉星”。  藻谷藻谷藻谷藻谷  纵览全国，有人就会沾沾自喜道“我们家乡的东西非常美味，但是因为城市的人还都不知道，

 录制时讨论螃蟹提到“‘五辉星’的蟹壳都在 13.5cm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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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非常便宜。哈哈哈”。这并不值得骄傲而是一种自虐，是没有干劲的体现。应该像鸟取县那样，强化品牌，增加本地市场份额。  平井平井平井平井  当今时代不仅要在日本国内发展起来，更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为此，我们必须用心打造我们的品牌。  藻谷藻谷藻谷藻谷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农业。在日本，鸟取和山形已经早一步开始大力发展果实农业了。  平井平井平井平井    在北陆、东北地区，大米占据压倒性优势。鸟取实施农业改革以来，总的来说，是以园艺植物和畜牧业为主。也一直致力于打造西瓜、梨子等各种土特产。  藻谷藻谷藻谷藻谷  根据人口普查，从日本整体不同产业人口结构来看，从事农业人口的老龄化程度最高，很多地方从事农业人口有一半以上都超过了 60 岁。而鸟取县则因为年轻人的加入，属于世代更替开始相对较早的地方。  平井平井平井平井  也就最近这四、五年才开始形成良性循环。只是，维持农业人口本身还是太困难了。  藻谷藻谷藻谷藻谷  因为一半以上都超过了 60 岁，所以一旦他们退下来，那农业人口整体减少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但问题在于年轻人是否愿意补充进来。只要愿意，总有一天农业人口减少的态势会慢慢转变为增加。  平井平井平井平井  年轻人的人数也没必要过多，只要来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有主见的人，就能使得农业发生改变。  藻谷藻谷藻谷藻谷  因为新人、第二代和第三代能够带来创新，从而提高附加价值。  平井平井平井平井  鸟取县有着大山乳业这种乳畜结合的产业，出产的牛奶非常优质。最近，那里的冰淇淋在韩国一家名为新世界的高档百货商店销量惊人。  藻谷藻谷藻谷藻谷  大山乳业是第六产业国际化的先驱案例。在我看来，鸟取另一项正在发展壮大的项目，就是旅游业的国际化。名山大山对于东京人是陌生的，但其实从很早开始就有很多韩国游客来这里登山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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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井平井平井平井  渡轮航线的出现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藻谷藻谷藻谷藻谷  登山品牌“mont-bell”在那种人烟稀少的地方开了大山分店后，没想到销售量相当不错。  平井平井平井平井 您说的是位于山中的 mont-bell store 1 号店吧。据说当初在 mont-bell 公司内部也曾引发强烈争议，质疑说“在那种地方开店卖的出去吗？”。但是现在，包括外国游客也都会去那里购物，于是那家店就成为了典型代表，在其他的山中也……。  藻谷藻谷藻谷藻谷  现在也开始开发娱乐度假区了吧。就连 mont-bell 公司的社长本人，也被这一成果吓了一大跳呢。 
 

 鸟取沙丘  平井平井平井平井  大城市和地方的资源不一样，因此如何灵活运用这一问题的方向性应该也不同。比如“口袋妖怪 GO”游戏就是这样。  藻谷藻谷藻谷藻谷  “鸟取沙丘口袋妖怪解放区宣言”是个非常不错的想法呢。爱玩“口袋妖怪 GO”游戏的人就会想去鸟取沙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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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井平井平井平井  开始实施这一想法后的大约 1 个月内，沙丘旁边的土特产店的营业额就增长了近 37%。其实，现在地方的旅游巴士在减少，旅游行业急速低迷，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能够增长三成以上，简直就是奇迹。那家店里的人非常开心，说他们店就是收到了“口袋妖怪特需”的恩惠。  藻谷藻谷藻谷藻谷  不仅成果斐然，而且平井知事将增加营业额作为目标的这一做法，让我无比敬佩。一般的政治家或官员就会说“顾客数量增加了”，但即使顾客数量增加，如果一分钱都没花就毫无意义。而且，宣言中还添加了预防中暑和保护自然环境的提醒，完美地传递出了这里是能够全身心享受“口袋妖怪 GO”游戏的地方，即这里给外界是合法区域的良好印象呢。  平井平井平井平井  不论是之前提到的 mont-bell 公司，还是现在正在着手的大山门前町的改造项目，这种史无前例的、官民一心的良好氛围，已经在稍微远离村庄的地方开始蔓延。  
地方掌握领导权地方掌握领导权地方掌握领导权地方掌握领导权        藻谷藻谷藻谷藻谷  这本《即使规模小也能取胜》是地方人民，乃至我国政治家和官员都应该阅读的书。如政令指定城市那种规模的鸟取县先行开展着在全国没有开展成功的事。领导阶层明确表示道——虽然事务人员认为非常困难，但深入讨论，并说服议会和各种利害关系人士后，决定先行开展应该在全国开展的事。  平井平井平井平井  但是日本保持现状就挺好的。让地方掌握领导权，来改变国家。如果不这样，这个国家就无法出现新的维新。  藻谷藻谷藻谷藻谷  比如手语语言条例的制定。如果是立志改革的从政者，就必须得注意到手语长期不被国家认可时所带来的弊端。大概那种被媒体吹捧的人，不是没注意到，就是注意到了，但却抱着既然不被接受那就算了的心态吧。这种人不可能成为改革者。  平井平井平井平井  果然要以基层为出发点。  藻谷藻谷藻谷藻谷  世人们所说的改革，说的好听点叫“水户黄门”，说的不好听，就是干掉权威人士，像是在消愁解闷。但是，将自己看做当事人，不去批判而是去成就，使得人们能够去做应该做的事，这才是真正的改革。修改条例，使危险药品受到限制，正是真正的改革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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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井平井平井平井    能这么做的，相反地就是小规模主体。比如中小型企业，小规模的自治团体。如果试验在那里能够获得成功，就会开始着手普及。  藻谷藻谷藻谷藻谷    其实我在县外也经常能看到您的身影。我去参加地区振兴相关人士的聚会时，听取了鸟取人发表的报告，在“举办手工活动，聚集了几十人”这一报告照片的角落，总是能看到知事正在吃东西。发表报告的人也会开心地介绍说“这是知事”。这种事情发生了好几次呢。  平井平井平井平井    （笑） 藻谷藻谷藻谷藻谷     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像这样哪怕一瞬间也好，只要出席了，就是对于使出全力去举办这种小型活动的人的最大的鼓舞。您提到“小规模主体”，作为一个县，只有 60 万人口确实非常小。是否表示正因为规模在 60 万左右，且拥有作为县的权限，才能够做到这样？  平井平井平井平井    我认为是的。如果是 100 万或者 500 万的规模，就会出现沟通不良的情况。如果只有 5、60万的规模，就能够与在当地奋斗的人亲密接触。对方也能够与我们沟通对话。因此，我认为民主主义要有适当的规模。不是越大越好。  藻谷藻谷藻谷藻谷     相反，以只有 5、60 万人口的鸟取县为标准，将全国进行分割，或许会更好。  平井平井平井平井     事实上，规模越小越容易实行民主主义。像东京的世田谷区（约 8、9 万人）大概就是极限了。要实现地方创生或真正的一亿总活跃战略，就要从基层出发。大城市的发展已经接近极限，这一点大家早都觉察到了，但是却无法迈出下一步，说的不正是当今日本吗？现在终于逐步开始打破僵局了。  ［译自《中央公论》2016 年 11 月刊，本文经中央公论新社同意翻译转载。］   藻谷浩介藻谷浩介藻谷浩介藻谷浩介    (日本综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员)        1964 年生于山口县。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曾就职于日本开发银行（现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并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留学，自 2012 年起任现职。著有《通货紧缩的真面目》《里山资本主义》（合著）（只有日文版）等多本著作。  平井伸治平井伸治平井伸治平井伸治    (鸟取县知事)     1961 年生于东京都。1984 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入职自治省（现总务省）。曾任自治省税务局企画课理事官、鸟取县副知事、总务省自治行政局选举部政治资金课政党资助室长，自2007 年起任现职。  


